
足跟疼痛
跟骨刺有妙招

足部经络交汇，有“第二心脏”之称，
足跟一旦受损，则痛在足跟，累及全身。
足跟疼痛一般不红不肿，但是行走不便，
是由于跟骨刺、滑囊炎、筋膜炎、足腱炎、
足垫炎、腱鞘炎等引起的，在早上起床和
久坐起身时最为严重。

足跟疼痛、跟骨刺有了妙招，“跟舒
宁”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运用现代医学
理疗技术，贴敷足跟痛部位，持久作用。
通过在病灶处体表贴敷，作用于皮下组
织，改善微循环，靶向渗透，通经开穴，缓
解周围组织受损，增强病灶部位的新陈
代谢，使用简单方便。建议使用5盒为一
周期用于稳定与巩固，治疗期间注意减

少活动量，穿软底鞋，一定要注意保暖，
以免加重症状,影响足跟疼痛的康复。“跟
舒宁”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祝您走路轻
松，生活幸福，能跑能跳，健康如常。

“跟舒宁”牌足跟型医用冷敷贴适用
于人体足跟部由于跟骨刺、滑囊炎、筋膜
炎、足腱炎、足垫炎、腱鞘炎等引起的足
跟疼痛、肿胀、行走不便等不适症状的缓
解和冷敷理疗。

电话：0531-66960943（免费送货上门)

地址：济南共青团路68号迈净堂(市
中医东邻，路南公交站牌后)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

买和使用。 皖械广审(文)第221124-012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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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少妇出轨快递小哥”之后———

造谣者频遭人肉，受害者继续维权

郎滔在自己的便利店工作单一枯燥，经常要工作到凌晨。

事情发生后吴思思经常一个人独自来到阳台抽烟。

吴思思依然会收
到来自网友的辱骂。作
为杭州“少妇出轨快递
小哥”事件的受害者，
她终于走出网络暴力
带来的“社会性死亡”
阴影，并可以无视一
些男性网友的不友好
评论，但一些女网友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的言论，还是会让她感
到寒心。这也让她更加
明白，追责之余有必要
做些什么。

受害者吴思思走
到了台前，造谣者郎
滔、何恺却努力地与
事件进行切割。在被
行政拘留9天后，郎滔
的变化不仅是减掉的
7斤体重，他从朋友口
中的“阿郎”，变成了
警方案件通报里的

“郎某”。他的手机里
满满都是陌生网友的
谩骂，他在受访时依
然坚持造谣是因为

“闲得难受，开个玩
笑”。而原本明年准备
结婚的何恺，则努力
躲避着媒体的追访。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李静

郎滔坐在自家开的便利店里，透过百
叶窗看向窗外。

他已经记不清楚7月7日那天为什么要
去隔壁的快递驿站。百无聊赖的郎滔就把
镜头对准了一个前来取快递的漂亮女孩，
随手拍摄了一段长达9秒的视频。入镜的是
他此前从不认识的女孩吴思思。

郎滔将拍摄的视频发到了杭州良渚本
地一个275人的车友群。同在车友群的何恺
联系郎滔，提议编点剧情一起去“耍耍”群
友，两人一拍即合。在两人伪造的聊天中，
吴思思是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寂寞富婆”，
和所谓的“快递小哥”发生关系。劲爆的“剧
情”发到群里，群友们或夸张、或惊奇的反
应，都让郎滔有了莫名的“满足感”。

就在郎滔以为这个拙劣的玩笑已经过
去时，一个月后的8月4日，车友群内一名姓
陶的群友将上述聊天记录和吴思思取快递
的视频，打包发送到另一个群中，在“有图
有真相”的视频“佐证”下，“少妇出轨快递
小哥”的谣言开始扩散。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闹大了，就在群里
发了声明，说我是闹着玩的，我是编造的。”

郎滔说，编造的谣言过了一个月，还能被人
翻出来转发扩散，他觉得群友陶某可能是

“闲得难受。”“闲得难受”也是郎滔对自己
拍摄视频出发点的解释。因为“闲得难受”，
所以“开个玩笑”。

事情的发酵程度显然早就超出了“开
个玩笑”的范畴。在名誉和生活都受到严重
损害后，8月8日凌晨4点多，受害人吴思思
报警。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公安
分局对造谣者郎滔和何恺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认定二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
诽谤他人，属于情节较重”，拘留9天。

拘留的9天对郎滔而言绝对不可能轻
松。郎滔说“我出来后瘦了7斤”。

他的手机号被人泄露，在网上被“人
肉”，每天都会收到陌生人的辱骂信息。郎
滔的对应方法是不听、不看、不回。

同样作为“被全网谴责的对象”，何恺
直接清空了微博、抖音等社交信息，把自己
从互联网的一切痕迹都尽力抹去。

因为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称郎
滔为“郎某”。郎滔说，以前朋友都喊他“阿
郎”，现在自己出门，朋友们都喊他“郎某”。

造谣只因“闲得难受”，如今却被频频“人肉”

四个月前的8月6日晚，吴思思第一次
看到了那段偷拍视频与编造的聊天截图。

“不可思议，我整个人都是蒙的。回过
神就觉得愤怒，特别的愤怒。”吴思思反复
观看着那段视频。那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
再普通”的取快递场景，自己穿着长度到小
腿的连衣裙，也没有任何轻浮的举动，甚至
都没有和其他人进行多余的交流。

辗转难眠的一夜后，吴思思发现事情
朝着她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8月7日上午，
视频传到她所在的同事群、小区业主群与
超市团购群。谣言登上了杭州本地的热搜
榜，视频造成的恶劣影响开始辐射到现实
生活中。从吴思思所居住的小区居民，到吴
思思的公司同事，以前北京的同事都在议
论这段视频和截图，她甚至收到一位网友
从国外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句“你和快递小
哥上床视频我们全都看了”。

8月8日凌晨4点多，吴思思决定报警。
造谣者虽然被拘留，但恶毒的流言就

像水蛭，追逐啃噬着吴思思。
为了收集整理资料，也因为状态不好，

吴思思请假一周。8月15日，她接到公司人
力部门的电话，对她进行劝退。因为情绪极
度不稳，担心她在家出问题，男友徐建为了
照顾她，也离职了。

吴思思自觉已经接近“社会性死亡”。9
月8日，她在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吴思思曾经跟郎滔和何恺商量过赔偿
和道歉事宜。她把自己的各种工资、案件证
据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单据整理好，男

友徐建约了郎滔和何恺面谈，提出每人
58000元的赔偿。此外，吴思思写了一个说
明，要求郎滔和何恺两人录制视频道歉。

为了让对方避免遭受网络暴力，吴思思
主动提出郎滔和何恺可以在视频拍摄的时
候戴墨镜、口罩。令吴思思意想不到的是，原
本自认“退步”的和解，变成了一场谈判“拉锯
战”。吴思思发去的道歉声明版本，对方改了
两遍，最终拍摄出来的版本，又有改动。

不仅如此，对赔偿金额，何恺一直在讨
价还价，希望赔偿降到3万元。郎滔同样认
为赔偿金额过高。

和解不了了之。吴思思决定打官司维
权。她提起了刑事自诉，希望偷拍诽谤者可
以承担刑事责任。14日，余杭法院发布公告
称，本案符合刑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已
于当日立案受理。

自吴思思在微博上公开遭遇以来，陆
续有和她相同遭遇的女性留言。一个独居的
年轻女孩告诉她，因为害怕黑夜，自己每晚
开灯睡觉，“被邻居造谣她是不良职业者，时
常有人路过她的窗边，说些难听的话。”

吴思思理解她们，也为她们感到担忧，
她说，她想成为一座桥梁。桥梁的这边是一
些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受害者
们，桥梁的这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
和心理咨询师，这是她最近一直在思索的
东西。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维权，是为了很多
像我一样的‘我们’。”她说。

（文中吴思思、郎滔、何恺、徐建均为化名）

从受害者到维权者，从为自己到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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